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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创造是创新主体不断吸收与转化知识，并将不同领域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有效利用的过程。从知识创造视角出发，在传统SECI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企业外部知识源，构建了契合颠覆性创新特征的B-SECI模型，根据知识转移流动和创造演化等维度对颠覆性创新的发展特征与演化过程进行解构，分析颠覆性创新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颠覆性创新主要包含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遵循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等过程，并在具体形式上经历了创意社会化、方案外显化、技术雏形化以及最终的产品商业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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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cre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innovation subject continuously absorbs and transforms knowledge, and effectively utilizes 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 in different fie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re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SECI model, considering the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 the B-SECI model that 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is constructed, 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are compared with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transfer flow and creation evolution. Deconstru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disruptive innovation mainly includes tacit knowledge and explicit knowledge, following the processes of 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and has experienced creative socialization, program extern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 specific forms. Prototype and final product commercializ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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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颠覆性创新是一种立足于非主流的低端市场或新兴市场，通过技术或商业模式上的后发优势，逐步削弱在位企业竞争力并颠覆现有市场结构的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创新范式[1]。在市场竞争中，率先掌握颠覆性创新技术的主体往往能在竞争中出奇制胜，因此，颠覆性创新是关乎国家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主题[2]。颠覆性创新是关乎国家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主题，2020年5月，中国科技部、财政部等六部共同制定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以下简称举措），该举措强调要对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为颠覆性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由此可见，探索颠覆性创新过程的内在机理，符合我国正确认识和培育发展新技术领域颠覆性创新、并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权的现实需求[3]。从知识创造角度来看，颠覆性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造所引导的价值体系重构，知识要素的流动、整合与颠覆性创新效率息息相关。知识不仅是创新主体保持竞争优势的要素依托，也是实施技术突袭的重要手段。黄鲁成、蒋林杉[4]等学者也指出，谁能及时发现与抓住颠覆性创新的知识信息机遇，谁就能在全球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浪潮下赢得先机。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原创技术的企业而言，企业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知识的竞争，知识成为企业竞争的战略性资产，因此知识创造对于颠覆性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是创新发展的内核，也是颠覆性创新的核心元素，其竞争力体现在知识创造和知识转化的能力方面[5]。就知识创造而言，知识创造是企业内生知识积累的基础，企业知识创造能力不仅影响着企业的创新绩效，更影响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知识的转化能力也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新技术能否成功实现产业化并取得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成长，也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技术体系的外部影响。Rieple和Kapetaniou[6]指出创新需要匹配相应的商业生态系统才能使创新扎根变得具有颠覆性。现有研究表明在知识创造和知识转化过程中，颠覆性创新是后发企业成功实现技术跨越、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企业要想在现有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内部知识积累和知识转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实现从竞争劣势状态转变成竞争优势的状态[7-8]。因此探究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和知识转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颠覆性创新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推动颠覆性创新的培育和发展。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知识创造视角出发，对“颠覆性创新产生与演化过程”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分析。传统的知识创造过程主要围绕SECI模型展开，SECI模型考虑了组织内部的知识创新，也描述了不同层面之间的知识转换，然而对个体、组织和行业之间的知识交互与创新过程阐述不清，忽视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没有具体分析知识创新的方向及路径问题[9]。并且与SECI模型的理想状态不同，企业所处的环境并非是封闭的，而是复杂多变的，企业或组织的知识创新过程不仅受到内部知识的影响，也容易受到外部知识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引入企业外部知识源这一要素，对知识创造模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构建了契合颠覆性创新发展特征的B-SECI改进模型；其次，本文探索颠覆性创新过程中知识的转移流动和创造演化，从知识转移流动和创造演化等维度对颠覆性创新过程进行解构，具体分析了知识创造过程的实现路径，有利于深化对颠覆性创新的认识；最后，本文分析了B-SECI知识创造模型与颠覆性创新过程的耦合点，对颠覆性创新过程中知识转移流动和创造等内在机理展开分析，丰富了知识创造模型的应用场景和颠覆性创新知识转化的相关研究。

2 理论依据
2.1 知识创造的内涵
现有知识创造相关的研究可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过程视角对知识创造进行界定。Nonaka和Takeuchi（1995）[10]在《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中提出知识创造是企业主体不断更新和创造知识，并将不同领域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有效转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创造过程的SECI（知识转换）模型（Socialization-Externalization-Combination-Internalization）。随后，Nonaka[11]进一步引入了“知识场（Ba）”作为企业或组织知识创造的平台，更为详尽地探讨了SECI模型中的知识转化过程。Almeida[12]在Nonaka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知识创造是以组织成员为知识载体，实现外部显性知识与内部隐性知识整合转换的动态过程，并强调了知识创造主体的能动性。韩智慧[13]认为知识创造是企业在组织内部完成知识的更新和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知识能够体现在公司的技术、产品与服务之中，并且员工是知识创造的主体，因此企业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于晓庆[14]也认为个体才是知识创造的主体，企业的知识创造行为是员工个体创造新知识并共同汇聚成企业知识库的过程。

另一类是从产出的视角对知识创造进行界定，认为知识创造是主体以资源利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特定行为来实现知识的获取、存储、更新以及创造的活动。Drucher[15]指出知识创造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主体能动行为，其目的在于实现知识的创造、积累和更新。Krogh[16]指出知识创造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个体通过互动和协同来更高效的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更新与创造。

创新活动是组织创造新知识的重要基础和途径，知识创造反过来也能够推动创新水平的提升。企业通过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不仅仅获取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将外部新知识和组织现有的知识基础进行整合，使得吸收的新知识真正纳入企业组织知识系统之中，有效激发企业新知识的创造，从而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17]。知识创造的过程也是颠覆性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作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颠覆性创新与知识创造具有紧密的理论联系。

2.2 颠覆性创新与知识创造
2.2.1 颠覆性创新的内涵

颠覆性创新最早由哈佛大学商学院Christensen[18]教授在《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导致大企业失败时》一书中首次提出，Christensen认为新技术可以从根本上破坏主流市场或创造新市场，初步阐述了颠覆性创新的产生与演化过程。随着众多学者对颠覆性创新不断进行深入研究，颠覆性创新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Ganguly[19]等认为颠覆性技术是凸现在已有市场中并最终取代主导技术的新兴技术形式。Markides[20]提出在高端市场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或提高产品性能也属于颠覆性创新。Govindarajan[21]则将颠覆性创新解构为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其中，技术维度是指产品中包含实质性新技术的创新，这与Garcia和Calantone[22]提出的有两股力量(技术和市场)导致颠覆性创新发生的观点一致。综合来看，颠覆性技术可以是基于新概念、新原理的给人类与社会带来颠覆性变化的全新技术，也可以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多项技术交叉融合产生的颠覆性技术或创新型应用[23-24]。

2.2.2 颠覆性创新与知识创造的联系

知识创造的过程和创新的产生具有紧密联系，知识创造的不同途径也对应着创新的不同类型。从颠覆性创新的特征来看，颠覆性创新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要素协同、多阶段衔接的动态演化过程，由于技术轨迹、组织管理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其演化特征及扩散路径也不尽相同，因此并非所有具有颠覆性创新力量的新技术或新概念最终都能够实现颠覆性创新[25-26]。Christensen[18]针对商业创新背景，将技术分为持续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持续性技术是指对现有技术进行增量式改进的技术；而颠覆性技术则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现有主流技术。从知识创造角度来看，知识创造的过程可以分为渐进型和突破型两种类型。渐进型知识创造是指新知识通过对已有知识的逐步调整和增量改进而获得。例如，瓦特将蒸汽机推广应用到工业领域就是建立在对纽可门蒸汽机的不断改进的基础之上。而突破型知识创造则是指不断对现有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以获得新的知识，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旧范式的交替和科学革命来实现的，新知识也是通过新旧范式的交替和革命而产生的。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晶体管取代真空管、集成电路取代晶体管都是属于这种突破型的知识创新。突破型知识创造的过程与颠覆性创新较为一致，二者都是在新技术领域进行不同于以往的颠覆，取得突破性进步。

3 知识创造的过程B-SECI模型
Nonaka和Takeuchi[10]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基础上，从知识创造主体的视角阐述了组织创造和利用知识的动态过程。该理论包括SECI模型、知识场（Ba）和知识资产这三个要素。其中“SECI模型”被视为“知识创造的引擎”，用来描述新知识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换中创造的过程。传统SECI模型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转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个人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隐性知识的社会化阶段（Socialization）；②组织隐性知识向组织显性知识转化的外显化阶段（Externalization）；③组织显性知识转化为个人显性知识相结合的组合化阶段（Combination）；④个人显性知识到个人隐性知识的转化的内隐化阶段（Internalization）。组织内的知识通过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以及内隐化这四个阶段就完成了一次SECI的知识转化循环[7]。
然而，知识并不完全来源于组织内部，现有的SECI知识转化模型只关注了组织内部知识的转化，并没有将组织外部知识源考虑其中。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由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仅仅依靠组织内部知识源很难满足颠覆性创新的要求。由于SECI模型是一个封闭的知识创造系统，一个自动生成的认知系统[9]。在这一系统中，知识只能以组织内部知识为基础进行知识再造，成为“一潭死水”。然而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创新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所以从企业外部引进新知识并将其融入组织内部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将组织外部知识源纳入知识转化过程的SECI模型中，结合颠覆性创新的发展特征，构建了契合颠覆性创新特征的B-SECI改进模型（见下图1）。与传统的SCEI模型不同的是，B-SECI模型考虑了组织外部知识源对知识转化过程的影响，外部知识源包括供应链上下游知识，社会知识，相关组织的知识、政策环境等。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这些外部因素会对创新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将组织外部知识源与内部结合至关重要。首先，组织通过吸收外部知识源，结合组织内部已有的知识，经过共同化将其融入组织内部。其次，外部知识与组织内部的创新等各种知识通过交流，能够促进创意的产生，这里的创意可以是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的产品草图或雏形，也可以是具有高度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再次，创意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操作，实现了组织内部高度的内隐化，成为具有完全外显化的操作知识。如此循环往复就实现了知识的不断创造。B-SECI模型将外部知识源引进组织，也表明知识创造并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将外部知识引入与内部知识进行结合，不断丰富组织的内部知识。
从知识创造和知识转化流动的视角来看，颠覆性创新的一般过程也可以分为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这四个阶段，在知识的社会化和内隐化过程中，组织外部知识也和组织内部知识一样起到了重要的知识源作用。B-SECI模型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其突破了野中郁次郎的SECI模型的封闭性，将组织外部知识源融入组织的创新系统之中，从而形成一个开源的系统，拓展了企业涉猎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其次，在开放性系统中，“创新的源泉”不断涌入组织的知识体系之中，使其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不断产生新想法、新创意，让企业“活”起来。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各种开放性资源，结合时代背景，对组织的管理模式不断进行革新。最后，也可以帮助员工不断学习交流，让员工在大数据时代增加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可能。该模型表明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循环在组织内部知识和组织外部知识的共同作用下有效地提升组织知识的质与量方面，从而更高效地促进颠覆性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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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B-SECI模型
4 基于B-SECI模型的颠覆性创新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背景下，仅依托组织内部知识源进行创新发展的路径越发艰难。培育以颠覆性创新技术驱动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协同、多阶段衔接的动态复杂系统工程，能否顺利实现颠覆性创新的技术运用及产业化不仅影响着新技术自身的内部演进，还关系到其所处的社会—技术体制的外部演化[27]。因此，培育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战略新兴产业必须依靠组织内外部的双重知识源进行转化、整合和创新。就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和转化过程而言，知识创造是颠覆性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撑与核心动力，颠覆性创新知识创造的元素来源于两大模块，一是企业内部知识源，二是企业外部知识源。在企业的颠覆性创新发展过程中，内部知识源是将知识创造的过程聚焦在组织内部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要素转化上，是个人隐性知识与组织隐性知识通过经验交流、灵感分享等方式实现共享。而外部知识源是企业及时发现新的市场契机、技术机会以及政策方向，激发员工的创新灵感，并通过知识创造将外部有效知识纳为己用，提升企业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抢占市场先机。在颠覆性创新过程的知识创造模型中，创意社会化阶段包括机会识别与创意产生，这一阶段主要是组织成员对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从中发现创新机会，促进创意产生；方案外显化阶段包括创意筛选与方案形成，这一阶段主要是对上阶段产生的创意进行筛选，通过集体评议等方式，形成符合组织要求的创新方案；技术雏形化阶段包括资源配置与产品形成，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创新方案形成之后，通过对组织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产品；产品商业化阶段包括市场进入与标准建立，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将新产品推入主流市场，使后发企业逐步取得竞争优势。结合本文构建的B-SECI模型，颠覆性创新过程的内在机理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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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B-SECI模型的颠覆性创新过程
4.1 创意社会化
创意社会化是颠覆性创新活动开始进行的重要条件。颠覆性创新是通过提供全新的功能、不连续的技术标准或新的所有权形式，来改变市场的性能指标或消费者期望的创新过程[28]，通过对多技术的融合促使现行的社会制度及生产规范标准进行重组。

（1）机会识别

创新机会识别是创意社会化的第一步，指的是通过资源整合、思想碰撞等互动方式刺激或产生颠覆性创新思路，从中选出能够转化为创新方案的机会。颠覆性创新产生之前的关键阶段之一就是机会的发现与识别，这一阶段需要企业员工不断收集信息，将外部知识源内化为自身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和信息便是颠覆性创新机会产生的源泉。

在创新机会识别过程中，企业及其成员需要不断对市场形势、顾客信息、技术方向以及产品知识进行关注。首先，企业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研，掌握市场最新形势，寻找市场空缺和企业创新的技术方向。其次，需要了解用户的需求以及产品消费体验，根据顾客需求导向制定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升用户的消费质量，将创新思路更好的贴合顾客的消费需求。掌握顾客及市场信息对于发现颠覆性创新机会具有关键的引导推动作用，刘海运[29]等研究发现新兴客户市场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企业还应时刻保持对行业中最新技术与产品知识高度的敏感性。行业的技术演进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创新发展路径，企业需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学研机构建立紧密的联系，利用企业外部知识源实现知识共享，促进自身对创新机会识别的敏感性。Roy[30]等提出在面对技术革命浪潮时，及时把握用户信息以及掌握领先技术知识的企业将会在颠覆性创新的挑战中占据更加优势的地位。

（2）创意产生

企业员工是颠覆性创新创意产生的重要来源，员工是企业信息收集与知识储备的重要主体，除了技术开发人员对技术信息的把握之外，销售人员对市场动态的了解、管理人员对发展方向的决策都能够在基于不同角色岗位的特征基础上提出具有价值性的创意。企业员工可以从外部知识源与内部知识源搜集创新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并选择出价值性的内容在企业内部进行分享，进而提升企业的知识库储备，知识库储备越丰富的企业越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创意。由于企业员工的知识主要停留在思维这一隐性知识层面，创意产生环节的重要内容就是将员工的隐性知识进行分享以实现社会化。因此，创意社会化的过程主要伴随着信息搜集、整合分享、知识吸收等内容，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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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创意社会化过程
4.2 方案外显化
方案外显化是颠覆性创新过程中将信息与知识外化为具体创新方案的过程。颠覆性创新通过对形成的创新方案的选择，将企业的隐性知识外显化为组织的显性知识，实现方案的遴选目标。

（1）创意筛选

创意筛选是方案外显化的第一步，信息与知识通过企业员工之间的分享，在组织层面以方案的形式显性化，随后，管理人员通过对产生的创意进行筛选以决定是否采纳。企业在建立创意筛选机制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①创新性。企业需要对方案的创新程度进行衡量，判断创意方案是针对技术或产品的渐进性改进还是变革性创新；②可行性。企业需要对方案的实施规划进行设计，判断资源配置是否能够满足方案实施的需求，包括人才要素、资金要求及技术支持等；③盈利性。企业需要对方案的产出回报进行预期，面对市场竞争行情，方案能够为企业带来怎样的竞争优势，能够为企业实现多大规模的收益回报；④用户认可度。企业需要评价方案是否能够得到用户的认可，主要针对何种类型的市场群体，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程度的用户青睐。

（2）方案形成

在经历创意筛选阶段之后，企业会将评价结果较好的方案纳入创意池之中，通过集体会议等方式对相关方案进行组合完善，促进方案形成，并做出最终抉择。颠覆性创新旨在为用户提供全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向消费者传递全新的价值观念和产品意义。方案外显化的过程主要是确定企业创新方案的选择，其核心任务是将企业的隐性知识外显化为组织的显性知识，即实现方案的遴选目标，具体过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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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方案外显化过程
4.3 技术雏形化

技术雏形化是颠覆性创新过程的核心基础。颠覆性创新通过对创新方案的选择和实施，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利用新知识产生新产品，以此提升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1）资源配置

按照颠覆性创新的发展进程，当组织确定了创新方案之后，需要进一步对创新活动实施所需的各种资源，如技术知识、资金要素、人力资本等进行合理配置。颠覆性创新方案的选择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在位企业的主流业务发生冲突，传统主流业务会占据很大一部分的企业资源并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既得利益，但颠覆性创新将偏离原有的技术轨道，会面临更大的创新投入风险，资源配置的方式体现了组织在面临主流业务冲突时保持原有业务模式抑或进行颠覆性创新的选择。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对竞争形势与创新资源开放性的外部环境，企业需要建立开放式的研究团队，仅依靠企业内部知识源难以推动颠覆性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需要跨越企业边界与外部进行知识互动与分享。

（2）产品形成

企业根据既定的创新方案完成技术路线的设计后便会开始研发创新的步伐，在技术完善与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会根据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方案路线，加速产品雏形的显现。产品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的创新与应用，创意通过加工提炼成方案，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善，颠覆性技术得到顺利开发并呈现出新的产品。首先，颠覆性创新是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全新应用，在知识源的应用上需要保障知识的科学性以及应用的可行性；其次，新产品在研发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实验与测试，了解功能上的缺陷与不足，并在市场中进行小范围的试用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产品改进。技术雏形化阶段所产生的新知识以及形成的新产品，能够将企业知识外显化，并可以通过专利、版权的形式率先在市场中建立自身的主导设计，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其发展过程如图5所示：

[image: image5.emf]显性知识

（创新方案）

企业外部知识源

资源配置 技术路线设计

显性知识

（新产品、专利）

组合化


图5 技术雏形化过程
4.4 产品商业化

产品商业化是颠覆性创新过程的关键内容。颠覆性创新形成新产品或者专利之后，通过市场进入和标准建立进入消费市场进行扩散，并向主流市场侵蚀，逐步取得市场优势。

（1）市场进入

颠覆性创新的创意产生于对消费者需求、市场机会等信息的精准把握上，市场是颠覆性创新的知识源泉，也是检验其能够成功的最终标准。在颠覆性创新产品商业化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产品从非主流市场逐步向主流市场扩散，并逐渐成为新的主流产品。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发源于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在低端颠覆性创新市场中，企业对产品供给过剩的属性进行精简以让利用户，通过价格优势从低端市场开始侵入，从价格敏感型的低端用户为主不断向高端市场冲击，随着性能提升，其技术标准与主流产品不断接近；在新市场颠覆性创新领域中，企业重点关注潜在的消费群体，通过挖掘潜在用户的消费需求发现创新契机，在产品的市场进入过程中更加强调市场宣传的创新推广效果，强化潜在用户对产品功能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2）标准建立

颠覆性创新企业通过在低端市场与新市场的切入进入市场，并通过技术性能与产品质量的提升向主流市场侵蚀，在不断抢占主流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动摇在位者的行业地位。在位企业在面对后发企业的颠覆性挑战之中，有的固守于原有主流业务，享受即得利益，也有部分企业积极应对挑战，接纳颠覆性创新知识，共同参与到颠覆性创新的业务开展过程之中。随着技术提升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后发企业开始逐步取得在技术领域与消费市场的优势，并且全新的技术轨道会为其他企业的模仿复制带来困难，企业可能通过建立新的技术标准和市场壁垒来提升行业进入门槛，并借助专利保护的手段保护自身的创新成果，并将显性的知识成果内化为企业影响力、企业知识库以及企业文化等。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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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产品商业化过程
基于B-SECI模型可以将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划分为创意社会化、方案外显化、技术雏形化与产品商业化四个阶段。根据上文的分析过程，可以得到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如下图7）。颠覆性创新过程首先经历创意社会化阶段，在此阶段将企业内部知识源与企业外部知识源结合，进行创新机会的识别，为下一步的创意产生做好准备，然后对创意进行评估和筛选，根据创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来对创意进行初步评估，若创意满足要求，则该创意就进入到下一个方案外显化阶段。在方案外显化阶段，首先对已产生的创意在团队内进行讨论，关注其创新性与可行性，其次通过团队会议对相关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做出最终选择，这一过程主要是完成创新方案的选择。第二阶段完成后，就进入到技术雏形化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为技术路线的完善提供基础，在已形成的创新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知识的应用与创新，对技术路线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加速技术产品的雏形化。技术雏形化阶段所产生的新知识以及所形成的新产品，能够将企业知识外显化，在市场中建立自身优势。最后进入产品商业化阶段，颠覆性创新产生新产品以后，首先通过占据低端市场和新市场以价格优势让利用户，然后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进入主流市场，作为后发企业开始逐步取得在技术领域与消费市场的优势。在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中，知识流动与演化发展不断深入，推动着颠覆性创新从最开始的创意产生到最终的主流技术产品的跃迁，即完成了一次颠覆性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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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传统SECI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企业外部知识源，建立了契合颠覆性创新发展特征的B-SECI模型。在颠覆性创新实现过程中，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遵循B-SECI模型的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过程，并在具体形式上体现为创意社会化、方案外显化、技术雏形化以及最终的产品商业化历程。研究发现：第一，在颠覆性创新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创意社会化阶段，机会识别与创意产生是知识创造的关键。全面地掌握市场和用户的信息，以挖掘机会提升创新方案的可行性对开展颠覆性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第二，方案外显化的过程主要是确定企业创新方案的选择，其核心任务是将企业的隐性知识外显化为组织的显性知识，即将企业隐性知识外显化为可供选择的创意和方案。第三，技术雏形化包括资源配置与产品形成。颠覆性创新创意和方案形成后，还需要相关资源的配置以形成可实现价值的最终产品，在资源配置和开放式研发过程中，既定的创意和方案加速形成产品雏形。第四，在产品商业化阶段，通过商业化手段使产品占据新兴市场并最终进入主流市场。市场是颠覆性创新的知识源泉，也是颠覆性创新知识创造的最终目的，能否市场化以满足市场需求是检验颠覆性创新成功的重要标准。在这一环节，知识积累和技术改进十分重要，自主研发、合作联盟、专利购买等方式都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技术提升。

本文通过构建B-SECI模型对颠覆性创新的知识流动和创造演化进行解构，重点探析了颠覆性创新知识从创意社会化到最终产品商业化的一般过程。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构建完善的产学研创新生态系统。颠覆性创新创意源于组织内部知识源和外部知识源，而创意的产生需要借助组织内部资源配置和研究试验才能实现从创意社会化到产品商业化的转变，完善的产学研创新生态系统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实现从“后发者”到“颠覆性”的过程。因此，结合B-SECI模型，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创新生态系统，打通产学研链条，以促使颠覆性创新创意的产生并实现占领主流市场的产品商业化结果。
（2）建立开放式创新团队。相对于传统组织和团队模式，开放式团队能够通过柔性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和市场化的运行模式快速进行颠覆性创新识别和创意评估，促使创意方案产生，实现组织隐性知识的外显化，为创意方案的技术雏形化和产品商业化提供充分准备。此外，开放式团队还能够强化组织外部知识源与组织内部知识源的联系，通过组织内部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为颠覆性创新的创意产生提供更多可靠的知识源和创意源。
（3）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在颠覆性创新知识创造过程中，企业的创意和技术专利都是其核心资产，颠覆性创新的创意产生需要大量的原始知识积累才能形成，并且从颠覆性创新创意产生到技术雏形化的过程中，企业还承担着高昂的试错成本和机会成本。因此，必须加强对颠覆性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保护颠覆性创新中看得见的专利、技术等，也要保护企业创新创意的所有权，以提高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4）借助市场“无形之手”推动产品市场化。从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来看，企业在完成前期的创意设计和产品雏形之后，只有进入产品商业化阶段，才最终完成了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的全过程。因此，企业不仅要从外部吸收更多知识以推进创意产生，还应该关注市场需求，借助市场“无形之手”发现用户的产品需求和推出创意产品，快速占领主流市场，然后在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以占领主流市场，实现从颠覆性创新创意到产品商业化的价值转换。
本文主要基于B-SECI模型对颠覆性创新与知识创造的耦合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未来予以进一步探索。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方法对基于B-SECI模型的颠覆性创新知识创造模型进行进一步地验证和完善，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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